
景觀景觀

一　多姿多彩的藏區經幡

近年來，在中國西南地區從事

我稱為「路學」的研究，經常行走在

川滇的康巴藏族地區（以下簡稱「康

區」）。從日常所處的都市校園走進

藏區，每次田野調查都像是享受一場

視覺感官的盛宴。藏區的天空湛藍

高潔，一塵不染；白雲映照下的草甸

平緩寬闊，綠浪連綿。藍天綠野的

盡頭時常可見高聳入雲的雪山，雄奇

偉岸。壯美的自然景觀讓人心曠神

怡，流連忘返。然而最吸引我的，

卻是那融自然和人文景觀於一體，在

康區到處飄揚的五顏六色的經幡。

起初，我對經幡僅僅是單純的好奇，

慢慢地開始有意識地進行觀察，進而

發展到試圖摸清近來它在藏區的演

變，不知不覺中，探究經幡景觀已成

為「路學」研究的一部分。

相信到過藏區的人，很少沒有

見過經幡。「經幡」又被稱為瑪尼旗、

祈願幡、風馬旗或祭馬，藏文為「隆

達」。藏區的村頭、山口、河邊、湖

畔、廟前、屋頂、樹幹、瑪尼堆上，

處處可見經幡。在藍天白雲、紅牆

金頂，山坡草地、雪山河谷的映襯

下，迎風飄揚的經幡，如張張攝影圖

片，定格在我的腦海。經幡的質料

有布、紗、綢面或紙質，上面通常印

有經文和龍、虎、鷹、獅、馬等瑞獸

圖形，有方形、長方形、三角形等多

種形狀，或串在一起懸掛，或做成旗

幟插放，或撐開如傘塔，或單立為柱

子。我還曾見到一片山坡直接被經

幡覆蓋的景象，但不常見。

經幡的起源說法不一。根據經幡

收集愛好者馬軍在《西藏風馬旗藝術》

中的歸納總結，其最早源於古代藏族

萬物有靈的觀念，用以祭祀眾神和亡

靈。佛教傳入西藏後，和原有的苯教

相容，隨風而動的經幡被視為永恆的

誦經，被信徒奉為增加修行、祈福禳

災的捷徑。當代藏區經幡的形式和內

容，同時受到了從內地傳入的印刷術

以及漢文化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1。

印製經幡的雕版主要存於藏區幾個著

名的印經院，製作過程伴隨着一整套

誦經、祈禱、喂桑（熏香）儀式，以

確保過程一切順利，成品精美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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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軍在書中也引述藏族學者根

敦瓊培的說法，認為經幡源於吐蕃時

代的習俗。當時的軍戶常常在門前

立根長矛，作為身份的榮耀符號2。

這讓我想起十餘年前第一次見到經幡

的情景，那是在滇西北的迪慶藏族自

治州。除了神山湖畔和出行路口飄

揚的各色經幡，我發現在藏族村落的

房屋上也插有經幡，只是有的多，有

的少，只有少數人家屋頂正中和兩側

都插有高高飄揚的經幡。當地藏族

朋友告訴我，這種插法表示這家人家

曾經出過活佛。為眾生祈福的經幡變

成家族榮譽的象徵，似乎從另一個側

面印證了經幡演化也可能和社會關係

相關。

坦白地說，引起我對藏區經幡好

奇心的，既不是它神秘的起源，也不

是其製作的精美，更不是它別致的排

列方式。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它讓人

震撼的巨大數量。過去的幾年間，每

次去藏區調查，我都會驚訝於經幡數

量驚人的增長。特別是在川藏公路沿

線，不時會看到路邊的山坡上插滿了

經幡旗幟，排列成幾何圖狀，成百上

千，蔚為壯觀。經幡為甚麼出現在某

地？是甚麼人所為？出於甚麼目的？

採用甚麼方式？經幡的大規模排列源

於何時？和政府或市場行為有沒有關

聯？我想通過實地考察和訪談得到答

案。事實證明，問題比我預想的要複

雜得多。歷時幾年，經過多次專門調

查後，迄今仍然不敢確定自己已經找

到以上問題的答案。本文只是一個階

段性的初步總結。在下文中，我先講

述經幡在三處地方的不同緣起、形式

和含義，在文章結尾再對自己在調查

過程中的感悟做一簡單討論。

二　神山與經幡

我第一次體驗到藏區經幡的壯

觀和震撼，是在著名的薩迦派寺廟塔

公寺旁。塔公寺位於康定西北110公

里處，據《康定縣志》記載，唐代的

文成公主進藏時，曾於此地留下覺巫

「彌作松覺」（釋迦牟尼像），具有鎮山

鎮國的威力3。民間更是相信塔公寺

覺巫和拉薩大昭寺的釋迦牟尼像一體

二身，所以在塔公寺朝佛和千里迢迢

去拉薩，具有等同的功德和效果，因

而塔公寺名聞遐邇，前來朝拜者絡繹

不絕。這幾年塔公寺廟修葺得愈發金

碧輝煌，加上它位於川藏南線轉接川

藏北線的必經之地，而附近的塔公草

原近年來被打造成了一個旅遊熱點，

遊客、生意人接踵而來，更是讓塔公

寺顯得香火旺盛。

塔公寺傍山而建，讓人吃驚的

是寺後的山坡上，插滿了成百上千面

高達數米的經幡旗幟，組成四個三角

形經幡群後，再整體拼成塔狀，經幡

群間的山上還鑲嵌了巨大醒目的六字

真言。我驚詫於其規模之宏大，所

需費用之不菲，覺得不可能是個人行

為。如果是民眾的集體行為，那又

是由何人帶領？想起人類學家黃樹民

描寫東南農村在文革後修建寺廟，往

往由信徒中的積極份子帶頭策劃、募

捐和張羅，在此過程中還時常和政府

維持緊張關係4，那麼，塔公民眾大

規模插放經幡，和當地政府有沒有互

動？會不會碰到在內地發生過的類似

問題？

帶着這些疑問，2013年夏天，

我專門訪問了塔公鄉的鄉長和書記。

鄉領導在聽明白了我的問題後，首先

飄揚的景觀：康巴藏區經幡考察　103

c149-1505014.indd   103 15年6月2日   下午2:31



104　景觀

斬釘截鐵地告訴我，插放經幡一事和

地方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當地

老百姓的自發行為。據他們所言，修

建宗教建築，諸如寺廟經塔等，都有

嚴格規定，須經宗教局、建設局等政

府機構批准方可。而對於插放經幡，

鄉政府沒有干涉，原因是塔公寺後面

的山是當地幾個村信奉的神山，在神

山上插放經幡、祈求平安是世代相傳

的習俗，政府沒有理由干涉。至於為

甚麼規模如此之大，鄉長承認，一方

面它和藏民近年來收入增加、經濟承

受力提高有關，另一方面也和經幡的

插放過程有關。一年中除了開山日

全村家家戶戶都去插經幡外，人們也

會在其他節日或祈願場合陸續不斷地

插放經幡。因而數量愈來愈多，規

模愈來愈大。

至於有沒有村民帶頭組織，他們

的回答是，因為藏區是全民信教，所

以不需要動員，家家戶戶都會參與。

而且藏族和漢人不同，不以捐獻數量

衡量功德高低。每人只要誠心盡力，

插一面經幡和一百面在大家眼裏是一

樣的。他的一席話讓我意識到自己的

思考角度和當地人的差距。當我指出

由於當前神山上壯觀的經幡事實上已

經成為一個新的景觀，政府有沒有考

慮將其納入塔公景區規劃時，他們再

次重申，神山上的壯觀經幡和發展旅

遊沒有直接關係，政府從來沒有主動

規劃過此事，但對目前的狀況也沒有

意見，覺得有益無害，樂觀其成。他

們的這番表態，一年後我從甘孜州的

一位退休官員處也得到了證實。用這

位前官員的話說，政府覺得經幡景觀

對發展旅遊有益處，所以對經幡大規

模的擴張，一直持寬容態度。

經過多方訪談，塔公神山經幡

這幾十年的歷史脈絡慢慢變得清晰起

來。寺廟後面的山歷來是當地村民

信奉的神山，世代祭拜。即使在文

革時期政府採取高壓宗教政策，但受

影響最大的是寺廟，在老百姓心中，

神山信仰依舊，村民仍會自發到山上

插經幡，只不過當時財力物力有限，

經幡數量不多而已。近年來隨着宗

教政策的相對寬鬆和當地經濟發展加

快，人們用經幡祭拜神山的規模和數

量才出現了令人吃驚的增長。但沒

有變的，是當地人對神山的敬畏，對

宗教的虔誠，對平安生活的渴求。

三　聖迹與經幡

阿壩州紅原縣瓦切鄉，現在擁

有號稱四川藏區最大的經幡園和經塔

林，方圓有二百畝之廣。得知我想

了解經幡在藏區的變化，長期研究康

區的同行彭文斌建議我一定得去瓦切

看看。2014年夏天來到瓦切，又經歷

了一次視覺震撼。和塔公不同，瓦切

的經幡分布在一片空闊的平地上，而

且主要是高大的經幡傘塔。傘塔中間

的立柱有的高達十餘米，以柱為圓

心，從頂端拉下數十根繩索在地上圍

成一圈，懸掛在繩上的藍、白、紅、

綠、黃五色經幡鋪展開來，形成一個

個最大可達百米見方的巨型傘塔。碧

野藍天，經塔的白牆金頂和五彩經幡

相互映襯，風吹幡搖，經幡的飄盪聲

和經塔的風鈴聲合二為一。佛音繚

繞，氣象莊嚴，令人心正神清。

「三十年前，這裏甚麼都沒有，

就是一片草地」，當地的藏族嚮導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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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他說：「因為十世班禪大師來

過這裏布法，後來大家就來此搭建經

幡傘塔，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康

區最大的經幡園。」查《紅原縣志》，

裏面只是簡單地提到1982年10月下

旬十世班禪到紅原視察5。據彭文

斌補充，當年班禪大師在紅原要給藏

民摩頂賜福，成千上萬信徒聞訊從四

面八方趕來。由於縣城中找不到足

夠大的地方，所以選了瓦切這一片開

闊平坦的草地搭建了法台，供班禪大

師行摩頂禮之用。從此以後，特別

是班禪大師圓寂後，瓦切吸引了愈來

愈多的人前來朝聖。朝聖者不僅搭

建經幡傘塔，還陸續修建了許多功德

塔林。短短三十年間，形成了康區

草地上一個重要的聖迹。借用人本

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的話來說，正是

因為人們主體經驗賦予的特殊意義 

和價值，瓦切才由一個純粹的「空間」 

（space）變成一個充滿意義的「地方」 

（place）6。

為甚麼塔公的經幡以旗幟為主，

而瓦切卻是滿眼的傘塔？從訪談中得

知，經幡形狀的選用和藏傳佛教的不

同教派有關。寧瑪派（紅教）以傘塔

為主，格魯派（黃教）、苯教則多取旗

狀。當然還有其他的解釋，比如從地

形角度着眼，認為紅原等牧區山坡平

緩，適合於經幡傘塔集中擺放；而康

定山勢較高，更適合插放迎風飄揚的

經幡旗幟。還有人從當地農區和牧

區文化經濟的差異來解釋，認為牧區

藏民生活純樸，信教極為虔誠，特別

樂意給寺廟和佛事捐獻；加上現在牦

牛價格不菲，一頭就值好幾千元，牧

區藏民搭建大型經幡傘塔的能力和意

願都非常強。即使一個巨大的經幡

傘塔動輒要花費好幾萬甚至上十萬，

但前來朝聖祈福修塔的藏民依然絡繹

不絕。

「藏區的活佛不缺錢」，看到我

對修建傘塔耗費如此之大面露驚訝之

色，嚮導指着正在修建的一座巨大塔

作者在阿壩州紅原縣考察經幡（梁文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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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說，「總共兩千萬，都是本地活佛

的供養者捐的，都是內地的大老闆。」 

他的這番話點出了我近年來在藏區觀

察到的一個現象，就是愈來愈多的活

佛被內地信徒「供養」，而這些供養

者的捐獻使得一些活佛所在的寺廟能

夠大興土木，香火興旺。問及如何

看待內地供養人，瓦切的藏民再一次

強調只要虔誠，捐一幅幾元錢的經幡

和十萬元的傘塔乃至兩千萬的塔林所

積功德是一樣的。在藏區，我不止

一次聽到當地人指出，同樣是祈福許

願，藏民和漢人有一個大的區別：藏

人的願是來世的願，長遠的願；漢人

的願則常是現世的願，急功近利的

願。對將幸福寄託於來世的藏族信

徒來說，現世的錢財積聚，在生活中

並不佔有那麼重要的意義。

瓦切嚮導的話再一次提醒了

我，在信仰面前，人們對金錢含義的

理解也許迥然不同。老實說，我對

在塔公得到的插經幡單純出於信仰和

發展旅遊與政府行為無關的解釋，一

直將信將疑。以瓦切為例，原本自

然形成的經幡和塔林已經被當地有關

部門圈起來，設了門卡賣票收費。

面對日益擴大的經幡園和塔林，我問

當地人是否有朝一日，此地會形成一

個新的寺廟。我得到的回答都很謹

慎，認為至少近期內不會發生。不

過瓦切嚮導告訴我，前不久紅原縣政

府有關部門前來考察，計劃進一步統

籌規劃，引進資金，將瓦切打造成一

個景點，以改變紅原景點較少的現

狀。嚮導指着正在修建的停車場笑

說：「你們下次來，條件會好些，當

然門票價格也會高些。」

我無意在此做過度解讀，但縱

觀短短三十年間瓦切經幡的發展過

程，在虔誠的信徒膜拜班禪大師摩頂

聖迹的純真信仰背後，隱約可見活佛

供養者甚至政府等其他角色的影子，

以及權力、金錢和其他世俗追求的印

記。針對大師聖迹，各個群體以不

同的方式加以利用，或膜拜，或祈

願，或打造景點，或供養活佛。在

當今市場經濟浪潮下，即使是看上去

遠離塵囂的瓦切，也不可能以一方淨

土而自保。當地藏民對此也不是沒

有認識，記得在回答我提出的捐獻經

幡傘塔會不會發生互相攀比現象時，

當地人一方面嘲笑我的思路，強調和

漢人動輒甩出一二十萬來爭燒新年頭

香相比，藏族信徒對經幡不計大小，

心誠則靈；但另一方面也承認，攀比

現象也許在寺廟之間存在，不然教派

之間、寺廟之間歷史上也不會發生過

那麼多的爭鬥。在旅遊和供養的雙

重影響下，瓦切經幡今後如何演變，

值得研究者繼續跟蹤關注。

四　招魂與經幡

相比康定塔公和紅原瓦切，我

在阿壩州府馬爾康城外鄧加村見到的

經幡，無關神山和聖迹，只是藏民日

常生活的組成部分。2014年夏，我

應邀去藏族朋友紅音家作客。小村

坐落於梭磨河畔，離縣城十餘里。

進村前，看見河面上密密麻麻掛滿了

經幡，迎風飛舞，非常壯觀。甫一

進門，我就問了女主人一大堆有關經

幡的問題。紅音似乎對經幡的具體

詳情並不了解，於是她喊來了父親和

幾個朋友來解答我的問題。

紅音的父親七十餘歲，在當地生

活了幾十年。據老人說，當地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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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經幡是我在

河邊見到的招魂幡。前不久相鄰的

英波洛村有一家剛辦了喪事，在河上

新掛了許多經幡。據說河上掛經幡

和以往流行水葬有關。掛在河上不

僅集中，而且風吹經幡是唸經，隨波

漂流也是唸經。加之藏區風俗，褪

色破損的經幡不能銷毀，要隨其自然

分解，而經幡掉落水中被視為一種潔

淨的消解方式。現在水葬基本上沒

有了，但還保留了人死後在河上掛經

幡招魂的習慣。

按照老人的說法，現在有錢人行

天葬，一般人家土葬愈來愈多，經幡

常常掛在墳地旁邊。每個村有各自的

墳地，約定俗成。去年老人的老伴去

世，親朋好友送來的喪禮，除了錢幣

和酥油外，還有許多經幡。按當地習

俗，別人送的經幡都得掛出去，所以

紅音母親的墓地旁邊也掛了許多經

幡。至於該村經幡的數量，老人回

憶道，他小時候經幡很少，三十張已

經很多了，不過當時是用純粹的白布

製作。現在村民富了，經幡掛得愈來

愈多。不過和瓦切那樣的牧區相比，

鄧加村所在的地方經幡數量還不算特

別多。牧區沒有墳墓，都是天葬，加

上有壩子（平地），所以喜歡搭建經幡

傘塔。雖然老人也同意牧民信教更為

虔誠、捐獻更多的說法，但又特別指

出，鄧加村沒有搭建連片經幡傘塔是

由於沒有客觀條件（平地）。

當地另一類經幡是用來祭拜每

個村子的神山。祭拜神山的經幡內

容和招魂幡不一樣，主要是為了祈求

平安。常常是插旗杆和撒「隆達」（風

馬紙旗）。開山時每家每戶都參加，

根據能力，能插多少插多少，功德是

一樣的。當我問到商業化浪潮和政

府行為對經幡習俗有沒有影響時，老

人略加思考後回答：現在許多事情都

在變。有錢的話，你可以僱人來搭建

瓦切那樣的大型經幡傘塔。加上近年

來政府禁止伐木，所以大規模插經幡

要提交砍樹申請，比如說需要三十

棵。但老人語帶幽默地加了一句，手

續批下來後實際上砍多少棵就說不清

了。在場的人對這一永恆的民眾和政

府博弈故事發出會心的笑聲。

作客紅音家，經幡隨處觸目可

見。屋頂房檐上是飄動的經幡，院子

後面的山上是一簇一簇的經幡，房子

邊的梭磨河上也掛滿了經幡。經幡和

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和生活環境

融為一體。這裏的經幡雖然沒有塔

公神山的壯觀，沒有瓦切草地的神

聖，但我置身其中，心中感動莫名。

感謝主人的好客，感謝老人回答了自

己許多未解的問題。同時覺得，自己

幾年來跟蹤觀察藏區經幡變化，是向

這個純真善良智慧民族表示敬意的一

種最好的方式。

五　縱深討論

幾年來，我訪問了許多藏區學

者、官員和一般民眾，大家一致同意

的是：第一，康區出現大規模的經幡

景觀是最近的事情。西南民族大學的

郭建勛認為經幡景觀只有短短十多年

的歷史，最早見於雲南藏區。根據近

幾年的觀察，四川藏區更為多見。第

二，無論是插經幡還是搭傘塔，基本

上是藏民基於宗教信仰的自發自願行

為。這種行為具有悠久歷史，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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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隨着藏區經濟物質條件的改善，

使得插放經幡規模愈來愈大。第三，

政府行為和商業因素在這一過程中迄

今似乎還沒有積極主動介入，但如我

們在瓦切見到的，內地活佛供養者的

角色和當地政府建設旅遊景點的規

劃，會不會對藏區經幡景觀產生大的

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剛開始考察經幡時，我覺得應

該是個比較簡單的課題，沒有料到幾

年過後，要說已弄清楚其來龍去脈，

我仍然沒有把握。起初，當地人對

我提出的問題，諸如插經幡由何人帶

領、需要多少費用、經費來源、政府

有沒有參與等，常常顯得茫無頭緒，

無法回答。我也時常有挫折和失落

感，覺得當地人對此事關注不夠。

後來才漸漸明白也許是當地人對我提

問的角度，頗感陌生。作為一個外

來研究者，被壯觀的經幡景象震驚

後，自己首先想到的是經幡規模的增

大、數量的增多、所需費用和勞力的

增加，以及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和當

地政府發展旅遊的努力有沒有關係？

而當地人出於信仰習俗插放經幡，自

覺自願，各盡所能，大小多少不限，

花錢多少不計，和政府更是沒有關

係。當地人大多沒有想過我的問題，

難怪難以給我簡單明瞭的回答。

可以這樣說，我和當地人擁有

的是兩套不同的文化語言系統，對同

一問題的解釋關注點不同。要達到

交流順暢，需要各自對對方的文化語

言有所了解。在藏區牧場呆過十幾

年的文化研究者賀先棗給我講過一個

發生在1970年代的故事。當時物資 

供應緊張，買布還需用布票。牧民穿 

皮衣，他們拿餘下的布票去買白布，

用來印製經幡。有漢族的小學教師， 

晚上偷偷地跑上山扯下經幡回來做布

袋。這個教師認為掛經幡是浪費，

他是廢物利用。將藏族神聖的祈福

象徵物視為無價值的「廢物」，這可

以算作不同文化語言系統之間交流隔

閡的極端例證。我的思路是，研究

者逐漸了解「當地人的視角」（native’s 

point of view）固然可喜，當有意識地

用自己的文化語言提問時，是不是也

能對當地人了解外來研究者的文化語

言有所促進呢？

抱着這種想法，我堅持不斷提

及藏區經幡景觀可能不可避免地要和

政府和商業因素，也就是「權」和「錢」 

發生關係。因為我認為在當前商業

化大潮之下，即使偏僻的藏區也難以

倖免。讓當地人在回答我的問題時

思考經幡將來可能面對的情況，希望

他們也了解我使用的文化語言；我從

他們的文化語言中看到了經幡連接的

虔誠、禮拜和淡泊，哪怕當地人從我

的文化語言中看到經幡可能面對的貪

欲、消費和危險，是不是也增加了我

關注經幡的意義？人類學者拉比諾

（Paul Rabinow）回顧他在摩洛哥的田

野工作，意識到他的訪談對象在回答

問題時，首先會對當地文化進行分析

重構，然後再向人類學者講述，從而

積極參與了對問題解釋框架的構建。

拉比諾認為，田野調查成功與否，很

大程度上取決於能不能找到有良好表

述能力的訪談者以及人類學者對他的

「培訓」7。在此，我想拋棄歐美人

類學者莫名的優越感，將自己擺在和

當地訪談者平等的位置。我們彼此

在問答中學習了解各自文化語言中對

經幡的理解和解讀，希望能幫助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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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準備，來應對經幡可能會遭遇的

變數，甚或滅頂之災。

事實上，權力、金錢和消費欲

望，很可能以比我們想像要快得多的

速度，改變和衝擊藏民插放經幡的本

意。信仰在面對權力和金錢時，可

以快速轉身。一位當地人告訴我，

如果由政府來出面規劃經幡，那麼經

幡馬上就能和信仰脫鈎，變成「錢」 

的問題。當地人的態度會很簡單，

「你出錢我才插」。隨着愈來愈多內

地旅遊者和活佛供養者進入藏區，經

幡在商業化和金錢面前會走向何處？

經幡會不會經歷「宗教文化的旅遊資

源化」8？經幡會不會像藏區公路一

樣成為旅遊者的「消費」對象9？我

希望通過自己提出的問題，能讓當地

人從我這個「外地人」看待經幡的角

度中見微知著，聞訊而警。

我在調查經幡時遇到的困難，

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現有研究對它的 

重視遠遠不夠。藏區宗教和文化關

聯緊密，宗教景觀和日常景觀不可分

割。然而，當下眾多對藏區景觀的

研究和報導，常對具象、宏大、永久

性的宗教景觀濃筆重彩，諸如宏偉巍

峨的寺廟、靜穆莊嚴的神山等等， 

對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不那麼引人注

目的景觀很少加以關注。在此我想

引用美國景觀地理學家傑克遜（John  

B. Jackson）的「鄉土景觀」（vernacular 

landscape）概念bk，提醒人們關注藏

區那些類似經幡這樣流動、隨意、不

斷變化和反覆出現的景觀。這些景

觀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因為其

流動性，所以它們也可以在短時間內

變化劇烈，從不為人所知，變成吸引

人們眼球的現象。經幡這十幾年間

在康區的變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傑克遜強調景觀研究要「見以致學」 

（to learn by seeing）bl。從這個角度

而言，我的經幡調查之旅才剛剛起

步，值得持續不斷地跟蹤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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